
 

都说闲处光阴易过，有时也不尽然。芒果在他的菊芋园，忙

着忙着，夏天就过去了，紧接着是秋天。可是今年的冬天来的好

像比往年早。一晃暑假开学都两个月了。入秋以来，学院和沙海

市的青年志愿者们过来陆陆续续帮着又种了1370亩菊芋，还陆续

建起了七道篱笆，在篱笆墙里也先后栽上了菊芋，粗略算来也足

有1180余亩。把两片菊芋加起来，已经达到2500余亩，芒果舒心

地笑了。他两颗白洁的虎牙，从嘴唇探出来，闪烁着喜悦的辉光。

他一高兴，甚至跑到沙伯川先生坟前，高高兴兴对他的老师说：

“看到了吧，老师，黄沙岭离变成绿洲的那一天，不远了。”此时

有两只喜鹊，在身旁的树枝上高兴得唱了起来，仿佛在代表老师

向他说：芒果，芒果，谢谢，谢谢你！ 

这天是星期天，他一个人又开始了他的哲学之旅。他如饥似

渴的阅读了马克思、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关于

哲学的著述，尤其在读完海南大学张志扬先生的《偶在论》后，



他喜悦得流出了满眼的热泪，深为这位哲学前辈的观点所动情，

当他和上书本的时候，说了一句：“我是人啊！”他又想到近日菊

芋园添丁加口，心情忽然好起来。这时他抬头望望窗外，天下雪

了，雪下得很大，菊芋园银装素裹，分外夭夭，让他倍加欢喜。

他又开始写诗了： 

 

《大  雪》 

 

大雪落下 

雪落下 

落下 

下 

 

飞 

扬飞 

花扬飞 

雪花扬飞 

 

漫天皆白 

天皆白 

皆白 

白 



 

印 

脚印 

人脚印 

谁的脚印 

 

芒果终于忍不住，踩着满地的大雪，回到学院图书馆，再次

敲开了弗洛伊德的大门。对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并不陌生。显然，

芒果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早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对弗洛

伊的一些机械动力论的观念，芒果认为就其一般性来说，可以解

决某些切肤之痛，但要回答整个人类的社会哲学问题，甚至包括

家庭问题，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读书读到这种份儿上，芒果觉得似乎理出了一些头绪。可是

很遗憾，当他把先知们为他推导的公式，运用到夫妻关系缓和环

节上的时候，又不好用了。 

他摸起了电话：“高敏吗？” 

“你不用打电话，你好好研究你的哲学吧，或者栽你的魔芋

吧，好好吟诗也是可以的。”高敏认为什么魔芋、菊芋都差不多，

莫不如叫魔芋更符合逻辑。 

在高敏看来，肉体与情感是同时出嫁给婚姻的，二者是缺一

不可的，也是不可分的。至于诗歌纯属于荒诞的浪漫，在这个重



视物质的时代，谁还写诗呀！写诗的不是傻子，就是疯子，没一

个精神正常的。只有虎啦吧唧的人，才写诗呢！而读诗的人更是

不可救药，放着正经事儿不做，你跟着那些诗人疯子搅合个啥？

谈到菊芋治沙更是荒诞不经的蠢行，那么大的沙海，是几棵菊芋

就能把流沙止住的吗？当年成吉思汗的二大爷都不管的事儿，你

芒果领几个志愿者还有几个破诗人，就能管得了的吗？ 

 

高敏父亲看着两个孩子闹腾得有点于心不忍了。有一天，曾

经把他俩找到了一起，对芒果说：“要不，我拿出一个亿来，帮

你们办移民吧，据说新加坡没有沙尘暴，也不用栽菊芋。”高敏

认为这话说得也不错，可是芒果却说：“我一个中国人，去什么

新加坡呢？反正我就认准菊芋治沙了。”高敏也不想去新加坡，

对这个抱死理的芒果，有时还挺欣赏他的“冥顽不化”。其实她并

不在乎他的一根筋，至于栽不栽菊芋，治不治沙，倒无所谓，关

键别把人给治了，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改变黄沙岭的面貌，也不

要紧，关键别让黄沙岭把你芒果的面貌改变了。现在，既然你芒

果这棵红树已经出现了情感的偏离，那么我高敏还在意你的肉体

枝桠吗？ 

 

现在，芒果在电话中说：“为着保持思维的惯性，我这不是

想和你进行沟通和联系吗？” 



可是高敏在电话的另一端没好气地说，“我现在很忙，没时

间听你说话，你去找那些诗人，什么裙子了、袜子了，来保持和

这个世界的联系吧。” 

这芒果虽然人高马大，可脸皮确是极薄的。只听了一句就放

下了。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芒果，你老婆在学院大门口，让

车给撞了。”这芒果一想，不可能啊，刚才还在家里的电话中和

他没好气的说话呢，现在怎么一下就跑到学院门口来了呢？他也

顾不得了，抓了一件衣服披在身上就跑了出去。到门口一看，一

个女的倒在血泊里，正在呻吟，他赶紧跑上前去，扶起来叫了一

辆出租车，把人送到了医院，这时才想起来看看是谁呢？仔细一

看，这不是苗雨吗？ 

“苗雨，怎么是你呀？”芒果问。 

“我去文联领奖，刚好走到你们学院门口，就给一辆出租车

给撞了，可是那辆车正在送一个病人要上医院，把车号和手机号

留下来我就让他走了。学院的保安过来问我找谁？我一想，在这

儿，怕他们不给找，我就说是你的老婆。”苗雨说着又哎呀起来。 

芒果把苗雨送到医院，处理完毕又把她送回了家，才返回学

院。一进校门口，看见他老婆高敏正在那里恶狠狠的看着他：“王

旭刚，你到底有几个老婆，你刚刚放下电话，我想起孩子皎皎有

点不舒服，想让你带他去医院看看，没想到哪也找不到你，后来

在院办的电话里有人告诉我说，你老婆让车给撞了，还是在学院



门口撞的。我这不好好的吗，你哪儿又冒出一个老婆？”  

这时芒果刚想解释，说：“你听我说，-----” 

“听你说，过去那么多的巧言令色，难道还不够吗？还听你

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什么年龄做什么事

儿，你也不想想，你都多大年龄了，都快三十岁的人了，都可以

尊称你一声大伯了。” 

“那也可以，以后你就管我叫王大伯吧，也不要再喊我王旭

刚了。”芒果本来想和高敏幽默地开个玩笑，缓和一下气氛。 

可谁知这高敏正在气头上，哪有闲情逸致和芒果幽默。一听

芒果说出大伯，马上怒气冲冲地说：“这话是应该你说的吗？王

大伯，你赶快去心理诊所，我建议你立即看心理医生，我断定，

你肯定是精神有问题，发展下去很危险。” 

“你消停一会儿，让我说，-----” 

 “让你说，我也懒得理你，你赶快去看心理医生，不然的话

我把你说的话发短信给你认识的诗朋文友，还有那个什么依不依

的？让他们劝你看病。” 

 

芒果说：“依君儿啊！那天是依军儿在帮着收菊芋的时候，

被菊芋杆儿绊倒了，摔伤了，我安排志愿者去关照她。那天也不

是我一个人，十几个诗人呢？” 

高敏听后火气十足地说：“十几个诗人怎么了？都不是什么



好东西，你也没必要和我解释，你赶快去看心理医生。” 

芒果也不再分辩，扔下高敏，果真去看心理医生了。 

他忽然想起女诗人惠沉梅尔在特尔丁大街118号开的开开心

心心理诊所，就开车过来了。惠沉梅尔正在接待一位黑人留学生。

见芒果来了，笑着朝芒果点点头，用手指了指了旁边的椅子，示

意他先坐下。他坐下了。惠沉梅尔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和一对黑

人青年男女交谈。这个黑人男青年是由他的女友带着来的。芒果

断断续续地听出，大致在询问这个患者患自闭症多长时间了，起

因好像是由于给女友买的一串项链，没事先和女友打招呼，不怎

么随心，女友三天没理他，从此这位男青年就不讲话了。已经有

两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低首面墙，长于短叹的。通过交谈之后，

她拿出一盒银针，在患者的脑袋上找出了几个点位，开始行针布

穴。处置停当后，让助手斟了一杯水送到患者手里，说：“请您

喝点水，等半个小时。”然后转过身来，笑着对芒果说，今天大

讲师，怎么有时间光临鄙所？ 

“高敏让我来看心理医生，我想你在这儿开了一家心理诊所，

就过来看看。” 

“你有心理问题？” 

“也说不好。总感到我说的话，别人总是听不懂。” 

“什么话？” 

“比如，我说，我和好人走在一起，地球就会高兴地翻跟头，



全人类都会欣喜若狂，呼唤呐喊，不过不要紧，叫唤一个小时，

喊累了，也就不会再喊。” 

“还有什么话？” 

芒果摸摸脑袋，咧嘴笑了一下又说：“比如我在一首诗中说，

菊芋覆盖了大片黄沙。又是上弦月，……” 

 “就这么多吗？” 

“还有高敏说我像大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以大伯自居，

自称是大伯。” 

“够了。你这个病在心理病学上是属于心理暗示型抑郁症。

通常多见于高智商知识分子人群，当受到某种暗示后，就会进入

一种创作想象。想象的结果可以是一首诗，也可能是一句话，一

个称谓，还可能带来某种实物的创作冲动。如有的人看了《三国

演义》中的木牛流马，受到暗示，就会找来一些木料，花很多时

间来制造对他来说毫无用途的木牛流马。” 

“啊，是这样。”芒果认真地听着。 

“比如你这首诗吧，你一定是夏天傍晚，独自一人站在菊芋

园里，看见月亮升起来了，阴历上半月，从月亮的盈亏上看，是

上弦月，行星离地球近，也比较的亮，先出来了，这时蚊子也飞

起来了，你听到蚊子的声音，想到万年前人类和蚊子共存的情形，

展现一下诗人乐观的情境，这无可厚非，关键是当你用它来和对

方交流的时候，就得看对象是谁。比如我，你给我看，我感到意



境很美，很欣赏。你如果给别人看，不是诗人，就不一定看好，

就会认为你脑子有问题了。诗的语言要求出新，好多时候要打破

平常的语言习惯。” 

“啊，是这样的。”芒果听了，心情好了不少。 

惠沉梅尔去给芒果接了一杯水，接着说：“当然了，这世界

好多发明创造都是抑郁症患者创下的，或者说好多发明家、学者

都患有抑郁症。比如著名江河环境学专家逄华，就承认自己曾经

患过抑郁症。他有一年去三峡，看到一个装满垃圾的口袋上落满

了苍蝇，翻滚着白花花的蛆虫，打那以后就得了抑郁症，至今还

在抑郁着。当然啦，暗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换成启迪灵感

的钥匙，从而成为一种创新的动力。这就不是暗示，而是启示了。

比如毕加索、比尔•盖茨等人，他们的作品和最初动机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不被人们接受，甚至把他们这些人看成是疯子。李白当

年癫狂，人们以为他疯了，杜甫的‘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就从这儿来的。” 

“啊，是这样啊！”芒果开始眉开眼笑了。 

“你是学医的，后来改修哲学。你在与他人实现交流的时候，

也得看对象，对于患者，你可运用哲学思考，辩证治疗，但你不

能总讲范畴术语。你总形而上、形而下的，就会把患者讲糊涂了。

反之也是这样，你在课堂上讲哲学，就把一系列的医学用语，什

么子午流注以及沉浮数滑一类的脉像学术语用在哲学课上，学生



听了就会感到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平时你就得入乡随俗，讲点大

众话，用点家常俚语，就会显得平易近人，人家也愿意和你接近，

才会融入社会人群之中，才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这也是不可

缺少的。” 

“我的确心理有问题吗？” 

“总地说，你的心理还是比较健康的，只能说易受某种暗示，

有抑郁症倾向。如果引导得好，可以培养成良好的创作兴趣，从

而转化成积极的创作欲望，也未可知呢。” 

“需要治疗吗？” 

“最好出去散散心，和自己思想比较接近的人在一起多聊聊

天，把心里的话勇敢地讲出来，保持一种健康乐观的心理状态，

还是问题不大的。” 

 

 “可是，我总喜欢和比我年龄小很多的人在一起，比如青年

志愿者，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才有意思，才有活力。而和我同年

龄的人，他们变得越来越保守，观念也越来越旧，而且对改善环

境比较淡漠，觉得我们这代人这辈子就这样了，甚至认为子孙的

事儿，让子孙自己去解决吧。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烦闷，感到有

距离。这正常吗？” 

“这很正常。一般地说，人有三个年龄，一是心理年龄，二

是生理年龄，三是实际年龄。有的人注意接受新事物，爱学习，



也爱运动和锻炼，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始终很年轻，会大大小于

实际年龄。有的人整天和自己过不去，愁眉苦脸的，不学习，不

运动，就可能未老先衰了，年纪轻轻就老朽了，变得庸庸禄禄，

也是大有人在的。关键看你能否力所能及。其实人和人比还是有

很大差异的。蒙塔莱你知道吧？” 

“知道。八十多岁了，写出的诗还依然充满着活力.” 

“就足以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这需要胆识和魄力，非常人

所能及的。至于感到与人有距离这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差异，

算不上什么问题。一般人到了三十岁，就进了而立之年，就是孔

子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时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基本稳

定下来，一般对比你小的年轻人，常常看不惯了，你看不惯人家，

人家也看不惯你，这种距离感就是人们说的代沟，不过不要紧，

这是可以慢慢弥合的。年龄不是人们交往的障碍，只是反映在不

同年龄段人群的身上一种代迹，不要紧的，能不能交流主要是志

向和兴趣。在过去有很多忘年交的故事，就很值得人们回味。” 

 

这时，从外面来了一对夫妇，女人尖声尖气地说：“你让惠

大夫给评评理。” 

男的大吵大嚷地说：“让惠大夫评评理也是你不对。” 

惠沉梅尔和芒果点点头说：“来患者了，你先坐着，别忙着

走。” 



芒果说：“你忙，我也学学心理医生的工作艺术。” 

惠沉梅尔笑着走过去，让夫妇先坐下，助手接了两杯纯净水

送到两人手里。 

惠沉梅尔说：“别急，先喝口水。” 

夫妇俩可能是吵累了，也可能是走渴了，端起水杯一饮而尽。

接着，助手又给每人接了一杯水。两人心情慢慢平静下来，女的

说：“我就是反对他上电脑，打起游戏来，什么活也不干，夜里

连觉都不好好睡。” 

男的说：“我下岗了，一时也没找到什么活，觉得打游戏也

有个依托。” 

惠沉梅尔说：“打什么游戏呢？” 

男的说：“我在网上经营了一片菜园，怕别人来偷菜，我就

得看着，尤其在过半夜不看着，辛辛苦苦种的菜就给人偷去了。” 

惠沉梅尔笑着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然后把芒果叫了

过来，说：“这就是沙海市菊芋园的园主，总经理芒果。” 

两人听到面前站着的就是芒果，立即肃然起敬，说：“早就

听说了，你的事迹在报上，早就读过了。” 

惠沉梅尔说：“既然你喜欢种菜，你看这样好不好，你以后

有时间到他的菊芋园栽菊芋去吧，多有意义，芒果还可以给你付

劳务费。” 



男的上来就握住芒果的手说：“我的名字叫辛得利，我从明

天就到你的菊芋园上班，好吗？” 

芒果笑哈哈地说：“欢迎欢迎，不过我们目前每个月只能发

1200元的工资，你看可以吗？” 

女的这时变得柔和起来，说：“不少了，我一个月累得像散

了架的苦瓜，才挣600元，我的双倍呢。” 

两人说着起身，和芒果、惠沉梅尔握了手高兴的告辞走了。 

芒果说：“看来你的心理诊所，快成环境治沙的劳务介绍所

了。” 

惠沉梅尔说：“菊芋治沙，搞好了没准哪一天还真成了全社

会的就业岗位呢。” 

芒果说：“我正盼着这一天呢。” 

他们谈着谈着，半个小时过去了。那个黑人姑娘用不太标准

的普通话说：“医生，时间？” 

惠沉梅尔看了看表，说，你先坐着，我给他处置一下。 

她把黑人青年头上的银针一根根地提了下来，然后又对他们

说了一些注意的事项，两位黑人青年微笑着走了。 

惠沉梅尔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太敏感，压力也大，无论国

外、国内都一样，患心理毛病的人很多，如果治疗及时，一般不

会有什么影响，不但是你，包括我和每一个人，都存在不同的心



理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你是医学院毕业的，这一点比我清楚。” 

“高敏说我有心理问题，开始我还不相信呢，看来还真有心

理问题。” 

“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菊芋治沙、看书学习，当然

很好，但是也得注意休息，该走动的时候一定要走动，尤其在心

情不愉快的时候，更是这样，长期郁闷是不行的。菊芋园诗会确

定北方鹤和南海芭蕉组织红树林科考队，去南海考察，你去吗？” 

“我正在等着听通知呢。” 

芒果和惠沉梅儿聊了半天，就告辞了，惠沉梅尔一直把芒果

送出门外，看着芒果高大的身影消失在长街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

才转身回到屋里。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本期主编:   子线  

 


